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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能
是
饅
頭
庵
的
小
尼
姑
。
她
愛
上
秦
可
卿
的
弟
弟
秦
鍾
，
以
為
這
下
子
找
到
了
一
個
可
以

託
付
終
身
的
人
。
《
紅
樓
夢
》
第
十
六
回
說
，
秦
可
卿
喪
事
辦
過
不
久
，
﹁智
能
私
逃
入
城
來
找

秦
鍾
，
不
意
被
秦
邦
業
知
覺
，
將
智
能
逐
出
，
將
秦
鍾
打
了
一
頓
，
自
己
氣
得
老
病
發
了
，
三
五

日
，
便
嗚
呼
哀
哉
了
。
秦
鍾
本
自
怯
弱
，
又
帶
病
未
痊
，
受
了
笞
杖
，
今
見
老
父
氣
死
，
悔
痛
無

及
，
又
添
了
許
多
病
症
。
﹂
不
久
秦
鍾
也
死
了
，
智
能
的
愛
情
只
能
到
此
結
束
。

秦
鍾
和
智
能
之
間
能
不
能
稱
之
為
﹁愛
情
﹂
呢
？
恐
怕
很
難
說
。
秦
鍾
看
上
智
能
，
不
過
是

愛
其
﹁姸
媚
﹂
而
已
，
說
不
上
什
麼
山
盟
海
誓
。
看
他
在
這
件
事
上
的
所
有
言
行
，
沒
有
一
點
兒

想
要
負
責
任
的
表
現
。
他
一
點
不
分
場
合
，
在
賈
母
屋
裡
抱
抱
摟
摟
，
在
尼
姑
庵
裡
﹁摟
着
親
嘴

﹂
。
智
能
兒
要
和
他
作
長
遠
打
算
，
他
等
不
及
，
只
嫌
﹁遠
水
解
不
得
近
渴
﹂

，
一
心
想
的
就
是
﹁上
手
﹂
。
﹁上
手
﹂
也
者
，
換
成
今
天
的
話
，
就
是
上
床

。
他
需
要
的
，
其
實
就
是
赤
裸
裸
的
﹁一
夜
情
﹂
。
他
終
於
在
給
自
己
的
親
姐

姐
送
葬
的
日
子
裡
，
達
到
目
的
：
﹁幾
次
偷
期
繾
綣
，
未
免
失
於
檢
點
﹂
。
等

智
能
為
他
私
奔
，
被
他
父
親
發
現
，
等
等
變
故
發
生
之
後
，
他
卻
﹁悔
痛
無
及

﹂
。
僅
僅
就
﹁悔
痛
無
及
﹂
這
四
個
字
看
，
他
對
智
能
的
感
情
，
也
不
能
叫
做

﹁愛
情
﹂
。
這
不
叫
﹁愛
情
﹂
，
準
確
地
說
，
叫
﹁偷
情
﹂
。

可
惜
，
渴
望
愛
情
的
小
尼
姑
涉
世
未
深
，
她
看
上
的
這
位
﹁人
物
風
流
﹂

的
﹁情
種
﹂
，
不
過
是
一
個
花
花
公
子
罷
了
，
關
鍵
時
刻
一
點
也
靠
不
住
。
她

只
是
看
到
一
些
表
象
，
卻
由
此
深
感
甜
蜜
。
《
紅
樓
夢
》
第
十
五
回
，
秦
鍾
為

自
己
的
姐
姐
送
葬
，
晚
上
和
寶
玉
一
起
住
在
饅
頭
庵
。
她
倒
了
一
碗
茶
來
，
秦

鍾
說
：
﹁給
我
。
﹂
寶
玉
說
：
﹁給
我
。
﹂
智
能
就
很
開

心
，
說
：
﹁一
碗
茶
也
爭
，
難
道
我
手
上
有
蜜
！
﹂
這
時

候
的
智
能
何
其
幸
福
！
這
時
候
的
智
能
，
只
覺
得
秦
鍾
與

自
己
真
是
情
投
意
合
。

其
實
，
這
﹁一
碗
茶
也
爭
﹂
，
非
常
耐
人
尋
味
。
從

一
般
情
況
來
看
，
﹁一
碗
茶
﹂
者
，
既
非
生
命
之
必
須
，

更
非
溫
飽
之
條
件
，
有
之
不
多
，
無
之
不
少
，
可
有
可
無

者
也
。
但
既
然
﹁一
碗
茶
也
爭
﹂
，
就
是
錙
銖
必
較
。
人

謂
吝
嗇
者
一
毛
不
拔
，
嗜
爭
者
﹁一
碗
茶
也
爭
﹂
，
足
見
連
一
毛
也
不
肯
相
讓

，
因
此
頗
可
稱
之
為
﹁一
毛
也
爭
﹂
，
令
人
生
厭
。
這
種
人
無
情
無
義
者
居
多

，
甚
至
不
擇
手
段
，
無
所
不
用
其
極
。
世
俗
之
間
的
﹁一
碗
茶
也
爭
﹂
，
明
暗

皆
有
。
他
們
嗜
爭
有
癮
，
其
癮
極
大
，
已
經
爭
成
習
慣
，
不
肯
喪
失
一
絲
一
毫

利
益
。
官
場
之
上
的
﹁一
碗
茶
也
爭
﹂
，
暗
箭
居
多
。
這
一
類
的
﹁一
碗
茶
也

爭
﹂
，
或
為
錢
財
，
或
為
烏
紗
，
總
結
起
來
就
是
為
了
升
官
發
財
。
﹁一
碗
茶

也
爭
﹂
雖
然
形
式
林
林
總
總
，
卻
無
不
表
現
出
所
爭
者
為
人
的
可
惡
之
處
。
至

於
宮
廷
之
內
，
嬪
妃
之
間
，
這
﹁一
碗
茶
也
爭
﹂
，
多
半
為
着
﹁三
千
寵
愛
集

一
身
﹂
，
說
到
底
又
不
免
有
些
可
憐
。
因
此
，
這
﹁一
碗
茶
也
爭
﹂
，
究
竟
味

道
如
何
，
值
得
細
細
品
味
。
寶
玉
明
知
道
智
能
與
秦
鍾
情
投
意
合
，
非
常
想
幫

助
他
們
﹁有
情
人
皆
成
眷
屬
﹂
，
在
看
到
悲
劇
性
結
局
之
前
，
一
直
是
沉
浸
在

喜
劇
式
的
過
程
之
中
，
有
時
甚
至
來
一
點
惡
作
劇
，
讓
秦
鍾
略
顯
尷
尬
。
這

﹁一
碗
茶
也
爭
﹂
，
正
顯
出
寶
玉
的
溫
文
爾
雅
、
有
情
有
義
，
對
秦
鍾
智
能
的
愛
情
實
際
上
是
一

種
讚
賞
、
支
持
和
促
進
，
正
看
出
寶
玉
為
人
的
多
情
與
可
愛
。
這
樣
看
來
，
寶
玉
如
果
知
道
秦
鍾

後
來
逃
避
責
任
的
表
現
，
一
定
非
常
失
望
。

智
能
當
初
怎
麼
會
到
庵
裡
當
尼
姑
的
，
書
中
沒
有
明
確
交
代
是
什
麼
原
因
。
智
能
並
不
想
繼

續
當
這
個
尼
姑
，
倒
是
說
得
明
明
白
白
。
她
對
秦
鍾
說
：
﹁除
非
我
出
了
這
牢
坑
，
離
了
這
些
人

，
才
好
呢
。
﹂
這
是
她
的
真
心
話
。
可
惜
她
還
沒
有
能
跳
出
尼
姑
庵
這
個
﹁牢
坑
﹂
，
就
又
陷
入

了
﹁愛
情
的
深
淵
﹂
。
她
的
悲
劇
，
根
本
原
因
就
是
過
於
輕
信
。
有
流
行
歌
曲
說
，
片
刻
的
快
感

足
以
享
受
一
生
。
看
看
智
能
的
故
事
，
可
以
理
解
這
種
﹁享
受
﹂
是
一
種
什
麼
樣
的
痛
苦
。

單位──可以是一
家公司，也可以是某個
機構，有時候就像一棵
藏着蜂蜜的大樹，為了
這些蜂蜜有的人成為英
雄，有的人成為 「狗熊

」。為了得到一方護蔭，儘管空間有限，時
不常有點小鬥爭、小煩惱、小幸福、小成就
，人們彼此擁擠着，誰也不願意放棄哪怕一
片樹葉帶來的陰涼。

從生存的角度講，單位更像一條木舟，
為了更遠處的風光和糧食，我們依附於它泅
渡到彼岸，一路顛顛簸簸，儘管有時候少不
了抱怨，但誰也不願意捨棄這條不起眼的木
舟，為了事業、為三斗米，為了生存的幸福。

在單位，我們總覺得身上套了一根無形
的繩索，有點身不由己、言不由衷，總想掙
脫這根繩索，可是，越是掙扎，越感覺到沒
有安全感、依附感。這是多麼矛盾的事情
啊！

單位，如同宮殿，重重機關背後，有的
人成為人物，有的人成為寵物，有的人成為
玩物，有的人成為廢物。這樣的例子並不鮮
見，人物當道，寵物投其所好，作犬馬狀，
深得主子歡心開顏。有的人成為玩物後，幾
番玩弄，大志已喪，銳氣沒了，棱角鈍了，
朝氣散了，暮氣沉沉，一生的大半光陰付之

東流，於是廢物就這樣煉成了。
名和利是單位中人不能承受之痛，你看，當一部分人笑

的時候，肯定有一部分人在痛。
在單位，依附性滿足了人的安全感；叛逆性有可能毀掉

人的成就感。在這有限的舞台上，循規蹈矩的人安全感、幸
福感遠遠要比那些企圖發出自己獨特聲音、異樣光芒的人強
得多。有的人一輩子庸庸碌碌悄無聲息，享受着單位這口大
鐵鍋給予的世俗幸福；有的人一輩子磕磕絆絆桀驁不遜，大
鐵鍋裡沸騰的氣息將他燙傷，讓他一直處於有病的狀態。

即便單位這件華美的旗袍上生出了幾個虱子，有的人以
極其忠誠的姿態向主子報告 「大人，旗袍上飛來了幾隻蝴蝶
」，保持這種眼光和態度的人，最吃香。而像《皇帝的新裝
》裡的那個誠實天真的小孩一樣，大呼 「旗袍上生了虱子啦
」的人，肯定比誰都倒霉。睜一隻眼比閉一隻眼的人活得疲
憊；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人比當一天和尚不撞鐘的人活得
受罪。

在生活的貨架上，金飯碗、銀飯碗、鐵碗、泥碗琳瑯滿
目，但是金碗銀碗，不如高手的手腕。在人生的舞台上，鐵
交椅、鐵工資、鐵肩道義，關鍵時刻不如你有鐵關係。

我想說的是，在時間面前，所有的飯碗必將化為泥塵，
所有的風光都將成為煙雲。

在沒有入門單位之前，一個人的選擇決定了他的價值，
一個人的志氣決定了一個人的未來。但是，進了單位，一切
都看着辦吧！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單位就是一道
機關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要識廬山真面目，去看他旗
袍上到底爬行着什麼。

一個人的精氣神，就是這個單位的魂。一個單位就是一
個巨大的氣場，你看，有的人有了好單位，就有了好福氣。
想了解一個單位的朝氣、銳氣、士氣、暮氣、人氣，去看看
該單位的大門，看看從這裡進進出出人的臉就足夠了。

在中原腹地的巍巍太行山，
有一條被認為是曠古奇觀的綠色
飄帶，雖然沒有長江的浩瀚壯闊
，也沒有黃河的雄渾博大，但它
所凝結的精神卻遠比任何一個自
然景觀更偉岸超拔。這條飄帶，

就是被譽為 「中國第一渠」的人造天河─紅旗
渠。

紅旗渠，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河南林州（原
林縣）民眾發揚 「自力更生，艱苦創業、團結協作
、無私奉獻」精神創造的一大奇迹。當年林縣是個
土薄石厚、水源奇缺的貧困山區， 「水缺貴如油，
十年九不收」。紅旗渠工程動工於一九六○年二月
，參加修渠的幹部民工每天每人只有零點五公斤米
糧，一點五公斤蔬菜，在艱難的施工條件下，奮戰
於太行山懸崖絕壁之上，險灘峽谷之中，堅持苦幹
十個春秋，逢山鑿洞，遇溝架橋，硬是削平了一千
二百五十個山頭，架設一百五十一座渡槽，鑿通了
二百一十一個隧洞，修建各種建築物一萬二千四百
零八座。紅旗渠總幹渠牆高四點三米，寬八米，長
七零點六公里。到分水嶺分為三條幹渠，南北縱橫
，貫穿於林州腹地。紅旗渠灌區渠道合計總長一千
五百二十五點六公里，加上農渠總長度達四千零十
三點六公里，如用挖砌的土石壘築成寬兩米、高三
米的牆，可以把廣州和哈爾濱相連起來。

紅旗渠用它源源不斷的渠水造福了幾十萬的林
縣人民，使他們免於了祖祖輩輩所遭受的嚴重乾旱
缺水的痛苦，今天還作為紅色旅遊資源造福於那裡
的廣大百姓，二○○二年七月通過國家旅遊局評定
成為國家AAAA級旅遊區（點）。

今日的紅旗渠名勝遊覽區位於林州市區北部豫
、晉、冀三省交匯處，遊覽區總面積五平方公里，
於一九九一年對外開放，由紅旗渠紀念館（分水苑
）、青年洞、絡絲潭三個景區組成，它將盤繞在太
行山腰懸崖絕壁之上雄偉險要的紅旗渠重要工程與
「雄、險、奇、秀」的林慮山自然風景和名勝古迹

巧妙地融匯結合，雕鑿加工，相輔相成，渾然一
體。

紅旗渠紀念館（原分水苑景區）是一園林式景區，建成佔地四
千多平方米的紅旗渠紀念館。陳列了修渠時的文物，布設了二百一
十幅珍貴的歷史照片，全面系統地反映了那段難忘歲月的英雄
壯舉。

青年洞位於風景如畫的太行山腰，修築於峭壁之上，飄蕩於雲
霧之間，渠水蜿蜒，頗為壯觀，更有江澤民、李先念、郭沫若等題
詞摩崖石刻點綴其間，為山增色。主景 「青年洞」靠斷壁而鑿，從
大山之中穿通而過，展現出一幅雄壯的畫卷，洞中遊艇穿行，可盡
情體味 「天河」蕩舟的獨特感覺。

絡絲潭風景區座落在青年洞西約一公里處， 「絡絲潭」因其潭
深如一絡蠶絲而得名，這裡有一較大斷嶄跌水，上有連接豫、冀兩
省的峽谷索橋，故稱 「天橋斷」，人行橋上，宛如九霄步雲，側觀
飛流狂濤，俯看深谷幽潭，彩虹飛掛，情趣無限。

紅旗渠的故事之所以歷久彌新，令人難忘，是因為它具備了強
烈的象徵性意義，它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一個歷史縮影，在當年
生產和生活環境極其艱苦、物質條件極差的情況下，能夠上馬並完
成那樣一項艱巨無比的工程，這本身就是一個亙古少有的奇迹。其
間所體現出的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不畏萬難、愚公移山的
決心、勇氣和毅力，萬眾一心、同心同德的集體主義品質，以及幹
部們一心一意為群眾辦實事、解難事、做好事的良好作風，所有這
些對今人和後人都有着強大的震撼、教育、啟迪和鼓舞的作用。

有
一
個
人
，
一
生
中
經
歷
了
一
千
零
九
次
失
敗
。
但
他
卻
說
：
﹁一
次

成
功
就
夠
了
。
﹂

五
歲
時
，
他
的
父
親
突
然
病
逝
，
沒
有
留
下
任
何
財
產
。
母
親
外
出
做

工
。
年
幼
的
他
在
家
照
顧
弟
妹
，
並
學
會
自
己
做
飯
。

十
二
歲
時
，
母
親
改
嫁
，
繼
父
對
他
十
分
嚴
厲
，
常
在
母
親
外
出
時
痛

打
他
。十

四
歲
時
，
他
輟
學
離
校
，
開
始
了
流
浪
生
活
。

十
六
歲
時
，
他
謊
報
年
齡
參
加
了
遠
征
軍
。
因
航
行
途
中
暈
船
厲
害
，
被
提
前
遣
送
回
鄉
。

十
八
歲
時
，
他
娶
了
個
媳
婦
。
但
只
過
了
幾
個
月
，
媳
婦
就
變
賣
了
他
所
有
的
財
產
逃
回
娘

家
。

二
十
歲
時
，
他
當
電
工
、
開
輪
渡
，
後
來
又
當
鐵
路
工
人
，
沒
有
一
樣
工
作
順
利
。

三
十
歲
時
，
他
在
保
險
公
司
從
事
推
銷
工
作
，
後
因
獎
金
問
題
與
老
闆
鬧
翻
而
辭
職
。

三
十
一
歲
時
，
他
自
學
法
律
，
並
在
朋
友
的
鼓
動
下
幹
起
了
律
師
行
當
。
一
次
審
案
時
，
竟

在
法
庭
上
與
當
事
人
大
打
出
手
。

三
十
二
歲
時
，
他
失
業
了
。
待
在
家
裡
，
沒
有
收
入
，
生
活
非
常
艱
難
。

三
十
五
歲
時
，
不
幸
又
一
次
降
臨
到
他
的
頭
上
。
當
他
開
車
路
過
一
座
大
橋
時
，
大
橋
鋼
繩

斷
裂
。
他
連
人
帶
車
跌
到
河
中
，
身
受
重
傷
，
無
法
再
幹
輪
胎
推
銷
員
工
作
。

四
十
歲
時
，
他
在
一
個
鎮
上
開
了
一
家
加
油
站
，
因
掛
廣
告
牌
把
競
爭
對
手
打
傷
，
引
來
一

場
糾
紛
。

四
十
七
歲
時
，
他
與
第
二
任
妻
子
離
婚
，
三
個
孩
子
深
受
打
擊
。

六
十
一
歲
時
，
他
競
選
參
議
員
，
但
最
後
落
敗
。

六
十
五
歲
時
，
政
府
修
路
拆
了
他
剛
剛
紅
火
的
快
餐
館
，
他
不
得
不
低
價
出
售
了
所
有
設
備
。

六
十
六
歲
時
，
為
了
維
持
生
活
，
他
到
各
地
的
小
餐
館
推
銷
自
己
掌
握
的
炸
雞
技
術
。

七
十
五
歲
時
，
他
感
到
力
不
從
心
，
因
此
轉
讓
了
自
己
創
立
的
品
牌
和
專
利
。
新
主
人
提
議

給
他
一
萬
股
，
作
為
購
買
價
的
一
部
分
，
他
拒
絕
了
。
後
來
公
司
股
票
大
漲
，
他
因
此
失
去
了
成

為
億
萬
富
翁
的
機
會
。

八
十
三
歲
時
，
他
又
開
了
一
家
快
餐
店
，
卻
因
商
標
專
利
與
人
打
起
了
官
司
。

八
十
八
歲
時
，
他
終
於
大
獲
成
功
，
全
世
界
都
知
道
了
他
的
名
字
。

他
，
就
是
肯
德
基
的
創
始
人

—
哈
倫
德
．
山
德
士
。
他
說
：
﹁人
們
經
常
抱
怨
天
氣
不
好

，
實
際
上
並
不
是
天
氣
不
好
。
只
要
自
己
有
樂
觀
自
信
的
心
情
，
天
天
都
是
好
天
氣
。
﹂

午後，在公司的員工衣物
室，搬一張底部脫落的扶手椅
，放在過道盡頭、自家衣物櫃
旁靠牆處，安坐讀書。書是剛
剛從唐人街公共圖書館借來的
，一本楊絳著的《我們仨》，

一本清人錢泳的筆記《履園叢話》，交替着讀，出
入於兩個世界，趣味更為蘊藉，也可免眼睛發澀。
斜靠着新近漆成瓷藍的牆壁，很有點優哉游哉。

楊絳的書，先是跳着讀。後部分，錢鍾書夫婦
的獨生女瑗瑗的字迹和速寫，臨終部分蘊藏着永恆
的悲愴。回過頭去，有如一生般漫長的夢境，幾乎
不忍讀下去。什麼叫萬念俱灰，什麼叫念天地之悠
悠，什麼叫死去何所道，全在這淡定、冷凝的追憶
中。

九十老人傾注在筆端的，與其說是思念泉下至
親的深情，不如說是對歲月的控訴，是它剝奪了一
切。老去是如此無可奈何的遭遇，無力掙脫的困局
，離死亡如此之近又無法馬上安然抵達的深淵。讀
着它，深深感到死後的絕望，她是全部責任與悲慟
的最多承受者。我不敢追讀，掩卷沉思，壽則多辱
，多苦，多淚而竟至麻木無淚，這種種 「不好」我
們都明瞭，在找到宗教的救度之前，只能因人制宜
地自我保重。然則，為什麼不能像晚年的王鼎鈞那
樣，以一本書來談 「活到老，真好」呢？

想了一會，不得要領，卻不敵睏意，靠着牆合
眼養神，不料睡着了，破椅子不堪壓迫，腿往前溜
，人往後仰，摔了半個仰八叉。

幸虧同事們沒看到，如果像平日一樣，有人在
旁邊的長櫈上擺開棋盤下國際象棋，一定被他們譏

笑三十分鐘。爬起來，繼續攻讀，這輩子唯今天，
一個不小心，實踐起懸樑刺股來。

讀清人筆記，剛才在圖書館，本來選了錢穆和
周作人的著作，臨時放棄了，拿起這一本，僅僅因
為翻到題為《雅俗》的雋語： 「富貴近俗，貧賤近
雅。富貴而俗者比比皆是也，貧賤而雅者，則難其
人焉。須於俗中帶雅，方能處世，雅中帶俗，可以
資生。」滿以為它一定充滿警句，不料看來半本，
最終看到還是這一段。拿這一遭遇比擬人生遭際，
類於第一次見面便定情。

略帶失望，放下筆記，再拿起《我們仨》，起
了一個妄想，倒過來活一次─一生下來就老態龍
鍾，然後，越活越年輕，到末尾，長出和上帝連接
的臍帶，末尾，沿着臍帶，回到虛無之鄉。

蘇軾詩詞的魅力和生命力，九百年
來，一直吸引着中國人。他的《水調歌
頭》：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這首吟誦
中秋的詞，已經成為兩岸的流行歌曲，
成為中秋聯歡晚會上的必唱曲目。《漁

隱叢話》評道： 「中秋詞，自東坡《水調歌頭》一出，餘詞
盡廢矣。」尤其是結尾：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
此事古難全。」道出了別人說不清又說不好的美滿日子難得
與遺憾歲月居多的甜蜜與苦澀永遠矛盾交織着的況味，表達
了天下華人的共同心願：團團圓圓，平平安安。

中國人在海外、境外和家鄉之外打工的人何止億計？誰
人沒有過蘇東坡描繪的思鄉之親情？那麼怎麼樣自慰呢？蘇
軾自問自答： 「此心安處是吾鄉！」誰人一輩子不會遭遇七
災八難和意外的疾病與傷痛呢？蘇軾又安慰道： 「因病得閑
殊不惡（未必是倒霉的壞事），安心是藥更無方」（《病中
遊祖塔院》）。他一再高歌的安心，就是一個人內心世界的
和諧。心平則氣和，心煩必意亂。內心平衡與否可以成為自
己 「心獄」與 「心齋」（排除一切私慾雜念，保持心態的純
淨境界）的分水嶺。他說： 「苦熱誠知處處皆，何當危坐學
心齋」（《泛舟城南，人皆苦炎》）。他又對於到了歲數的
當官者進行規勸，不必苦苦鑽營到處伸手，因此蘇軾說：
「端問甕間尋吏部，（五十多歲還跑什麼官啊）老來專以醉

為鄉」（《次韻王定國得穎倅二首》）。快退居二線了，不
如當個知命樂天的逍遙者吧。蘇軾本人，就是官場中，一輩
子倒霉的流浪者，但他卻是個不可救藥的樂天派，誣陷、坐
牢和左遷、下放，這反倒成了他的文學財富，以上所舉詩句

都是他的悟道之言。
沒有競爭的世界，是假和諧，是死水一潭或一霸壟斷，

受害的是平民，消費者和弱勢群體。但有競爭就必然存在着
灼灼逼人的壓力。在壓力面前，真正的看門道者，只須想想
去年北京奧運會的一個個冠軍健兒們的拚搏表現，我們便心
知肚明受益無窮了。

最近，日本柔道之王──山下把多年的夙願變成了現實
──青島柔道館，終於建成了。他表示，為了修補中國人民
的心中的傷痕，下一站建柔道館將是南京。他與普京是好朋
友。他說： 「柔道刪除了拳腳踢打，成為世界上受歡迎的體
育項目，在面對面交手時，雙方虎視眈眈瞪着 『敵人』 ，然
而真正的敵人，與其說是對方，不如說首先是自己。你要戰
勝的是：怯懦，退縮，緊張，恐慌；否則，在氣勢上你首先
就處於劣勢，敗局。放鬆！放鬆！只有放鬆，你才會有發揮
優勢的信心和力量。」 這話裡有哲學。俗諺有云： 「心裡有
鬼，鬼偏找上門」。

鄧亞萍受到薩馬蘭奇的讚賞，在頒發冠軍獎時，像對自
己的親女兒那樣，深情地輕輕拍了一下小鄧的臉頰，成了奧
組委前最高領導人對運動員嘉獎的經典鏡頭。鄧亞萍處在劣
勢的情況下，像一隻威猛的獅子，瞪大眼睛，越戰越冷靜，
越打越頑強，一分一分，一段一段，一局一局地扳回，終於
轉敗為勝，多次贏得冠軍。

小鄧取勝，靠的是什麼？就是心態呀！心理素質嘛！如
果說大演員演到老，歸根結蒂是演文化，那麼優秀的運動員
從多次決賽到退役，拚的固然是技藝，但首先是心理素質，
把日積月累苦練的本領，在臨戰中作了淋漓盡致的最佳狀態
的發揮。李小雙在失利時，就是靠 「死扛」二字。人活一口

氣，佛爭一爐香。天下的冠軍沒有一個是戰慄者，自卑者。
作人和作學問也是這個道理。 「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

練達即文章。」范成大詩云： 「學力根深方蒂固，功名水到
自渠成」（《送劉唐卿西歸》）。實至名歸，至理也！應得
也！孟子說得好： 「學問之道無他（沒任何訣竅），求其放
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就是心理放鬆，解放思
想，精神上和方法上徹底放開，隨時隨地擺脫自己捆綁自己
，自己嚇唬自己，思想上那條無形的繩索。那麼，鬼打牆自
行消退，這時你就擎好吧──成功，不招自來。

在
中
國
歷
史
上
，
不
管
是
官
修
正
史
還
是
民
間
傳
說
，
只
要

提
及
三
國
，
都
與
諸
葛
亮
相
連
，
以
至
有
人
認
為
諸
葛
亮
為
中
國

歷
史
上
千
古
名
相
。
其
實
並
非
如
此
，
在
筆
者
看
來
，
諸
葛
亮
只

能
算
是
一
個
千
古
忠
臣
，
而
非
名
相
。
與
西
周
的
周
公
、
齊
桓
公

之
相
管
仲
、
唐
朝
的
房
玄
齡
、
元
代
的
耶
律
楚
材
更
是
莫
能
與
之

相
比
。《

三
國
志
》
有
云
：
﹁魯
肅
者
，
不
遜
於
諸
葛
亮
也
﹂
。
可

見
諸
葛
亮
與
魯
肅
是
同
一
水
平
。

一
代
賢
相
，
一
個
高
級
領
導
人
應
該
把
主
要
精
力
集
中
在
大

問
題
上
，
而
不
應
該
眉
毛
鬍
子
一
把
抓
。
而
諸
葛
亮
卻
偏
偏
不
懂

這
個
，
凡
事
不
假
他
人
之
手
、
親
力
親
為
，
﹁自
校
簿
書
﹂
，

﹁罰
二
十
以
上
親
覽
﹂
，
有
些
事
情
要
經
過
自
己
再
三
考
慮
才
做

出
決
定
，
對
於
軍
中
、
朝
中
一
切
大
小
事
務
都

親
自
打
理
。
每
次
出
征
，
諸
葛
亮
也
都
是
親
自

領
兵
。
雖
然
這
是
鞠
躬
盡
瘁
的
典
型
，
但
他
卻

將
至
關
重
要
的
一
點
給
忘
記
了
，
那
就
是
不
會

合
理
分
權
，
沒
有
使
下
屬
的
才
能
得
到
充
分
發

揮
。

人
才
只
有
放
到
最
合
適
的
位
置
才
可
以
發

揮
最
大
的
潛
能
，
但
諸
葛
亮
不
但
沒
有
做
到
，

而
且
不
注
重
培
養
人
才
，
這
是
他
一
生
最
為
人

詬
病
之
處
，
馬
謖
﹁失
街
亭
﹂
便
是
很
好
的
例

證
。
劉
備
在
世
時
，
看
出
馬
謖
不
大
踏
實
，
特

地
叮
囑
諸
葛
亮
，
馬
謖
作
為
一
個
高
級
參
謀
是

很
合
適
的
，
但
是
作
為
一
個
將
領
不
合
適
；
而

諸
葛
亮
認
識
不
到
這
一
點
，
也
沒
有
把
這
番
話

放
在
心
上
，
以
至
於
馬
謖
在
大
戰
中
措
施
失
當

，
使
蜀
漢
失
去
了
賴
以
壯

大
的
基
礎
。

劉
備
沒
有
什
麼
其
他

的
大
本
事
，
就
是
非
常
善

於
用
人
，
其
先
祖
劉
邦
在

這
點
上
做
得
最
好
。
他
知

人
善
用
，
韓
信
、
蕭
何
、

張
良
都
發
揮
了
他
們
最
大
的
作
用
。
反
觀
諸
葛

亮
，
作
為
一
個
國
家
和
軍
隊
的
實
際
統
帥
，
他

不
能
做
到
這
一
點
；
二
十
事
必
躬
親
，
整
天
累

個
半
死
。
領
導
即
便
再
厲
害
，
也
沒
有
三
頭
六

臂
，
不
可
能
把
所
有
的
事
情
都
全
理
清
楚
、
不

可
能
把
所
有
的
事
情
都
處
理
得
非
常
恰
當
。

諸
葛
亮
掌
權
二
十
七
年
，
特
別
是
在
二
二

三
年
劉
備
死
後
，
不
管
朝
中
政
事
大
小
都
交
由

諸
葛
亮
裁
決
，
這
二
十
多
年
中
，
並
沒
有
栽
培

出
蜀
國
的
人
才
來
，
六
出
祁
山
時
，
主
將
仍
然

是
老
將
趙
雲
、
黃
忠
等
，
正
因
為
不
栽
培
人
才

以
至
造
成
了
蜀
國
後
期
處
於
人
才
嚴
重
不
足
的

境
地
。諸

葛
亮
之
所
以
沒
有
成
為
﹁千
古
名
相
﹂
的
另
一
重
要
原
因

，
那
就
是
太
忠
心
了
。
眼
看
天
子
那
麼
懦
弱
也
不
取
而
代
之
，
這

就
是
陷
國
家
於
不
仁
不
義
之
中
。
作
為
丞
相
，
首
先
應
該
想
到
的

是
國
家
興
亡
，
而
不
是
自
己
的
名
譽
，
況
且
劉
備
臨
死
託
孤
時
就

告
訴
諸
葛
亮
：
﹁君
才
十
倍
於
曹
丕
，
必
能
安
邦
定
國
，
終
定
大

事
。
若
嗣
子
可
輔
，
則
輔
之
；
如
其
不
才
，
君
可
自
為
成
都
之
主

。
﹂
劉
備
的
話
是
真
是
假
暫
且
不
論
，
但
是
作
為
一
個
皇
帝
，
能

把
話
說
到
這
個
份
上
已
經
很
明
顯
了
。
這
樣
一
來
，
諸
葛
亮
若
執

政
的
話
也
是
光
明
正
大
的
，
也
不
算
篡
權
奪
位
，
可
諸
葛
亮
卻
一

直
都
沒
有
這
麼
做
。

不
會
分
權
，
不
會
用
人
，
也
不
注
重
培
養
人
才
，
只
會
埋
頭

幹
活
以
表
忠
心
，
何
以
能
成
大
業
。
但
諸
葛
亮
對
蜀
漢
忠
心
不
二

，
真
正
鞠
躬
盡
瘁
死
而
後
已
，
所
以
說
諸
葛
亮
只
能
說
是
千
古
忠

臣
，
而
非
名
相
。

智能的愛情 王顧佐一
次
成
功
就
夠
了

汪
金
友

麻
辣
單
位

馬
國
福

話說心態 舒 展文 方 成圖

午
後
讀
書
記

劉
荒
田

諸葛亮並非千古名相 許 揚

﹁人
造
天
河
﹂
紅
旗
渠

文

佳

修
築
在
太
行
山
上
的
紅
旗
渠

文

佳
圖


